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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醒握天下权

1.踏破贺兰山缺

今夜的月色分外好。
照在大街的挑粪汉心里分外明。
且亮。
——因为他的瞳仁不仅是因为月色而点亮，更因为古飞檐上那一场灿绝
古今的以及那雪意的决斗剑光和绝世兵器之神光而燃亮。
燃亮了他的斗志。
——点着了他本已熄灭的希望。
他是谁？
他只是名挑土粪的汉子。
但是一名叱咤过、威风过但后来负伤过、惨败过，而今失意潦倒偷偷退
出去江湖而今在寂夜长街里挑大粪的武林人；这人也许是还记得；
许或大家仍认识；他姓雷，名滚。
——雷滚。
从前的雷滚，稳坐“六分半堂”的第六把交椅，坐守“破板门”，六次
攻击退意图入侵的大敌，受到总堂主雷损的重用，声势一时无两。
当年的雷滚，一双虎虎生威的大眼，如看人时雷动一般的滚扫过去，说
话的声音也似雷声滚滚，一掌一动，虎虎生气，加上他左手使九十三斤、右
手舞九十九斤重的“风雨双滚星”，为奇门兵器之最，号称“风雨双煞”威
震京华。
可是在“破板门”之一役里，他给“金风细雨楼”楼主在受伤的情况下，
以凄艳的刀光轻易击毁，不但毁了他的双滚星锤，还在举手投足间在他面前
斩杀了他的兄弟，更击毁了他的信心。
这还不够。
信心大挫的雷滚，痛定思痛，受到极大的震吓，给苏梦枕收揽了去，在
重要关节上，背叛了“六分半堂”，以迷魂烟，暗算狄飞惊。（详见《温柔
一刀》）
结果更惨一错再错，错得不可收拾，一败涂地，
他给一向看来无缚鸡之力的狄飞惊，一记匕首贯穿胸膛而过。
但出奇的是：
他没有死。
他还活着。
——匕首只穿肠而过，并没有穿过他的心。
他有过人的生命力。
他竟然未死！他居然未死！
他还活着。
活着——但他已不再是雷滚。
他现在肩上挑的已不是“风雨双煞流星夺命锤”而是人人都造弃的渣滓
粪便！
他显然活着，但心已死：
雄心已死！



历经了那么多打击、挫败、以及尝过死神刀锋的雷滚。他已无斗志。
往日的志气如故，今已心衰欲死。
他既无脸目存身于“六分半堂”，更不能容于“金风细雨楼”，京城武
林，已无他立足之地。
偏生他虽心灰意懒，却又不知怎么，仍不肯离开这多是非、多变迁、多
纷繁、多梦幻、多势利、多所争的京华之地。他仍留下来。
却成了个挑大便的潦倒汉。
——往日的风雨流星，今日的午夜留香。
他已不介意。
他信心已失。
信念已然粉碎。
直至今天——
这个月夜里：
他看到飞檐上的决战。
——以及他们的招式和武器。
他看到了两人的决战：这才是真正的战斗。
——只有这种方法才能对付狄飞惊。
倏忽莫测的出手！
他眼睛发了亮，不只为两人的招法与剑法；
而是因孙青霞的“秘密武器”！
——他曾构想过这种武器！
——以“江南霹雳堂”雷家独研的火药，加上实际上统管了“六分半堂”
雷家子弟的人才济济，他们绝对能制造得出像在那月下那白衣人以琴为杀人
百数十丈外的利器来！虽然，不知道这“武器”叫什么名字，
但他只看了一眼，便永生难忘。
他永远记住。
他矢志、立誓、要在有生之年，制造出这种兵器来！而且还要大量制造！
若有那么一天，他必能吐气扬眉。
——那就是他报仇雪恨、光大雷门的时候了！他看到了那武器，就重燃
了信心，重新有了希望。尽管他此际肩上挑的是大粪，但他却如同以一双铁
肩，担起了整座江湖的命脉，整个武林的经络。
他看见了这一场决斗；
看到了这一件武器。
——他眼里的决斗，不再是一场决斗。
而他心里的武器，却仍是一件武器：
那就是一件可以主宰的、也足以主宰他日武林的武器⋯⋯他要模仿。
他要制造。
——虽然，他仍不知这“武器”叫什么名字，该叫什么名字。
他只知道，这兵器一旦使出，就有一种“踏破贺兰山缺”，惊天地而泣
鬼神的气势。
那像是雷一般密集滚动过。
他喜欢这种气势。
他爱上这种声音。
他觉得这声响杀势，很像当年的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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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有点像是兵中之霸：
枪。
还有炮！
就算连在屋瓦上决战的戚少商和孙青霞二人，也不知道街心有个挑大粪
的汉子会有这么大的震荡，这么深刻的想法。连孙青霞也不知道这武器一出，
让那挑大粪汉子看了去，日后会对武林、江湖乃至大宋江山天下，会有那么
巨大的影响。
——大得足以亡国、杀天下人、毁掉世间一切。他们的决战是一场偶然。
他的出手也属无心。
然而世上大事，往往是在偶然中发生的，而生命里最重要的事，也亘常
是无心造成的。
可不是吗？



2.今古几人曾会

世上有一种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
他平时不出手，一出手就非凡，就要命，石破天惊。平素的孙青霞，杀
性很大，必要时，他杀人决不手软。但他平时绝少使这一招，用这种足以动
地惊天的武器。世间也有一类人：是从大大小小的战役里打上来的、站起来
的、而且还站立不倒的。
他遇上高手就施高明手段，对上低手也无妨，他使的都是平凡手法，总
之遇神杀神，遇佛杀佛，但也见魔除魔，逢邪避邪。
凡人遇上他也觉得很对味儿，高人遇上他便知是绝顶高手——那是王小
石游戏人间的特色。
戚少商却是那种咬着牙、皱着眉、紧抿着唇、没有好运气的自己创出一
条好时运的大道，有志者事竟成——不成也至少会有收获的那种人。
他不求夺目，但最后还是他最好；他要求幸运，不过到底他为自己创造
了命运。
今天他的出手，就很非同凡响。
他的剑法更疯狂。
他的剑法招不像孙青霞、冷凌弃的“不要命、只要拼”但却是一种背叛
命运的方法。
——一种背弃了自己命运的剑招！
是以，他才挑飞了孙青霞的“错”剑，却乍见敌人已“拔”出了另一件
“武器”。
而且，那“武器”发光了：
还“开火了”！
他的反应是：
不退反进。猱近——
出击！
他好像算定孙青霞会亮出这种更可恨的武器来！
所以他也早准备好了应付之法。
可是他应付的方式很“原始”。
他竟用左臂一抡！
右剑直取孙青霞！
他竟不闪/不躲/不避/不退/不缓一缓/不停一停/不稍让一让那“可恨的
武器”的锋芒；
他宁牺牲一手，直取对方之命；
他那拈着花的手！
腾腾腾⋯⋯
火光溅迸。
火星四冒。
一下子，戚少商的手几乎给砸了个稀巴烂，但他的剑已正取门、直刺面
门、并在还有比蚊子的体积还隙缝间陡然顿住——
要不然这一“痴”剑就要洞穿孙青霞的印堂。
剑光就溅在孙青霞双眉云间；
不发。



明月当头。
冠盖京华。
——斯人憔悴否？
否。
孙青霞的神情依然是那种故我的飞扬跋扈。眉宇眼色间仿佛在说：——
杀了我吧！怎么？你不敢杀？你吹我不胀、你咬我不入、你啃我不下、你骂
我不怕、就看你敢不敢一剑把我杀了！（杀了我，不大快人心也是可大快我/
你心呢！）——生死有命否？
若有，而今他的性命，就悬于戚少商剑下手中。戚少商理应杀了他——
就算他们原无巨恨深雠，但孙青霞至少也毁了戚少商一条手臂。
他以手上的奇特“武器”在几响“腾腾”声中，炸掉戚少商一只手。
谁都不愿独身终老于江湖；何况独臂！
他的一只手已中了孙青霞的毒手。
可是奇怪的是：
戚少商的样子看去，并没有恨。
仿佛也不很痛。
——一臂已碎，岂能不痛！？
十指尚且痛归心，何况一臂！
然而戚少商的神态仿佛依然悠悠着依恋，闲闲着闲情。两人就僵在那里；
凝·立·不·动。
凝·立·对·峙。
戚少商的剑尖，指着孙青霞的眉心。
孙青霞手上的“武器”对准着戚少商的身子。月落。
乌啼。
霜满天。
剑花。
杀戈。京华夜。
悲欢离合事。
阳晴圆缺梦。
命无全美。
退无必好。
鸳鸯不是蝴蝶，狮子遇着神雕；一个战天斗地，莽撞天下，一个创帮立
道，独步武林——他们却在此京华月夜，决一死战；
谁胜？
谁负？
三十功名尘与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
凤凰台上凤凰游，
凤去台空江自流；
——今古、几人、曾会？
天下/无人/识得！
这一战，的确没几人曾会。
——没有几个人能适逢其盛。
但“黑光上人”詹别野肯定是其中之一。



不过他现在却吃了一大惊。
也吓了一大跳。
因为他只看了戚少商与孙青霞的第二剑。
（第三次交手），这大澈大悟大解脱，正要定神留心观看他们的第三剑
和第四剑出手，意外发生了：
“呼”一声，一道青龙飞来——
——“夺”地插在他的窗棂上！剑直入木及锷。
剑柄兀自颤动不已。
剑离他面前只三寸，贴近他的鼻端！
——三寸之舌！
他愣住了；
一时，不敢有任何动作，连眼也不眨。
剑在他眼前。决战在远处。
——到底，这是故意？还是恰合？（他们已发现了我在偷看，特意示儆？
还是示威？）。
——（说拔剑一拼？还是打击。黑光？）
战？还是逃？
参与？迎战？还是离开？逃亡？
看看在黑洞里兀自舒亮着的一截青锋，詹别野不禁涌上一腔热血，又淹
来一阵悚然。不知怎的，他忽然在心头挥过去了，小时候读过一首名画家写
的诗：
——破伞孤灯两脚泥，
上街卖符买东西，
路遥偏是归来迟，
战战兢兢怕鬼连。
不幸的是，他现在就是这种心情。
——枉他是一国之师！
可笑的是，他此刻就是这个意思；
——亏他还是武林高手！
他的确不想去面对：这在月夜里以太阳般的光芒决战的大衣雪袍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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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时多少豪杰

岁月流止。
时间静止。
——仿佛连月色都凝结成了冰河：
乳色的冰河。
——岁月长河，人生寂寞。
一时多少豪杰。人生如梦，高处不胜寒。
剑锋上的寒意，使孙青霞的喉头炸起。
一粒粒的疙瘩。
（冷啊。）
（原来接近死亡的时候，是那么冰肌寒而澈骨冷的！）可是，孙青霞连
眼也不霎。
剑风仍指着他的眉心。
剑风却已侵入了他的心。
但他凝立迎风，望这剑锋。
也望定了指剑的人：
——拼着给毁了一只手也要把握住这刹那空隙之下的戚少商！
他看着随时可以取他性命的剑，还有取他性命的人。在另一头的黑光上
人，却也盯住那一把兀自晃动的但无意要取他性命的剑。
他仍在心念疾闪：该逃？还是该挺身？抑或拔起了这把剑——
——拔出了这把剑，是不是就得要面对恩怨和情仇？——不理会这把
剑，是否就可以免去一场杀战之灾或血光之灾？
他却不知道：在不久前，京城曾有一场惊心动魄的决战，张铁树、张烈
心、还有方应看以及雷媚，一齐出手猝击王小石，而王小石就用一块砖石，
假意打空，都迎向六龙寺围墙外十数丈远的石塔内，把正在塔内偷偷观战其
剑想找便宜来擒的白高兴、吴开心、郝阴功、泰感动四人同时杀伤，还震惊
了当场的一流高手叶神油。
——王子石那一块随手而发的砖石，它生起的作用，跟今晚清风明月、
古都飞檐上戚少商剑挑孙青霞的“错剑”，正打入黑光上人面前的情境，竟
又是十分的近似。英雄所见略同。
豪杰意志相同。
——这原就是必有雷同，不属巧合。
戚少商看着自己给轰得七零八落的一只左手，只剩下几缕破布残絮迎风
映月飘，飘飘，恍恍。
他看看自己的残肢，奇怪的是：脸上却浮现了一丝残笑。这时出现这么
笑意是残忍的。
甚至是残狠心的。
他也是为奇诡又略带冷触的说：“可惜。”
可惜？
可惜什么？
——还是为孙青霞惋惜：终于还是毁于他的剑下？他这句说得很冷淡。
也很冷酷。
他就说得很含糊，听的人也不很明白。



孙青霞却听明白了，所以他说（也是答）：
“的确可惜。”
他完全同意戚少商的话，但却是由衷的，面不是因为在对方剑光下而震
惊、屈服、附和、求饶。
他的话还没说完：
——我的确不该把自己绝密武器轰在你那一只手上⋯⋯他说：“你那只
手本来就是空的。”
戚少商酷然笑了一下，笑意里没有喜悦，只有孤寂。“我本来就是剩下
一只手，”他道，“也只剩了一个人。”孙青霞居然还有点好奇的问：“你
那一只手做得那么完美，那么细微，居然还能拈起朵花儿——它大概出自四
大名捕之首：无情的手掌吧？”
戚少商反而奇道：为什么你视为是他制造的呢？孙青霞坦然道：只有他
那么精细唯美的人，才会制作出那么精美得能够拈花拈出了意境的假手。
戚少商喟然道：你便对了，也猜对了，那的确是出自他的手笔。
他的人有风格，连打出来的暗器、办案的手法，也有强烈的风格，没想
到连他制造出来的东西，也一样瞒不过别人的眼睛。
孙青霞却安慰似的道：——要不是真的瞒过了，我又何故须把杀手锏全
部耗尽在那一只假手上呢！
戚少商感慨的说：但到底还是毁了它精心制作的一只手——他恐怕再没
有时间为我多制一只手了。孙青霞道：但毁掉一只假手、总比废掉一只真手
的好。戚少商同意：那的确是好多了——你的杀手锏很有毁灭一切的力量，
要不是我有这假手挡着，我决追不了你。孙青霞好明白，看来，你早准备接
我这一记要害的了。戚少商幽怨的道：你有什么秘密武器，其实我是不知道
的。不过我却知道你逼出绝招了，而且也认定你有极为可恨的攻势，留待这
一击施展。
孙青霞奇道：我们其实还素昧平生，你却那么了解我？戚少商笑道：我
们其实早就交过手了。
孙青霞一愕：几时？
戚少商道：下棋。
孙青霞更说：我没跟你下过棋。
戚少商微笑道：对弈过了，还常下呢！
孙青霞怔了一怔，随既顿悟，恍然道：你指的是⋯⋯师师？
“对！”戚少商道：我教师师弈棋，她初远不如我，也无章法，后来杀
伐凌厉，且大开大合，气势凌厉，我就知道必有高人指点。
后细想领会她的棋艺布阵，从那儿了解了你的心境和手段。
孙青霞这时才舒了一口气，笑道：原来如此，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
对我手法早看透了⋯⋯看来，我输得不冤。戚少商更正道：你没输，我耍诈。
按照道理，你先炸掉我一只手，我负痛之下，断不可能还趁隙近得了你身，
制得了你。
孙青霞笑了。
很傲。
——傲笑。
他说：方今天下，皆以成败论英雄。今夜，我即便是败了，你也不必来
与我圆说，少来安慰我。



戚少商依然坚持：你是着了诈、不是输了招。
孙青霞却舒然道：要你光是以一剑指着我，那还勉强说得过去——可是，
你现刻，以一剑制住了我，我的命已在你剑尖之下，随时可取，连偷窥的言
无密⋯⋯现在他大概已换了姓名，号称为“黑光上人”了？也一样让借招使
力、藉势飞剑震慑住了⋯⋯
他倦乏的一笑，反问：
这还不算赢了，当真岂有此理！



4.量才适性·随缘即兴

他们在高檐、明月下，对话不算响亮，总是平平淡淡的说，冷冷静静的
道，侍卫们若非保驾走，以他们过人的功力与听觉，总是可以听得见他们的
对白。
原因是：
这两人经一场惊心动魄的决战后，胜者一直要表明他没有取胜，要少也
只在说明他胜之不武；败者一直强调他是战败者，绝对是败得很服气。好像
是：一个觉得取胜是一种屈辱，一个认为失败是很光荣的事似的。
——可谓：决战惊心，结果好玩。
更好玩的是戚少商还今仍不认为自己已取得胜利——至少，赢得并不光
明正大。
“我是从师师的棋艺中，知道你出阵对招，必定犀利，但一旦遇上劲敌，
就会先潜而后蛰，再应机一翔直入九天之上！我见你在战斗中，忽止攻势，
改作甩手操，知道你是必伏乃翔的以退为进之法，更可怕的功击力必接踵而
来，是以，我才养精蓄锐，以残肢挡你一击，趁机操进，乘隙偷袭。你的战
略先要露了才致落下风，我不算凭实力赢你。”
孙青霞的头立时摇得拨浪鼓似的，哈哈笑道：谁说阵法韬略，不可取？
谁言取敌夺城，不能攻心？要这样也不算赢得漂亮，那么孙子孙膑诸葛孔明
的种种威武事迹，却成了笑话了。
然后他也正色道：我的几手动作，俗称“甩手操”实误，因这动作不仅
包含初学者为了甩操之形式而已。同时还是心、肝、脾、肺、胃，连同脚、
头、颈、肩、腰一齐并甩，精、气、不偷外远要附近周围的空气之神精神一
齐发出，说来还是应称之为华陀所创造的五禽戏中的入门动作、皮毛招式较
为妥当。但你对应我这几下舒身宁神定气化精的粗疏动作以佛家今念力气
功。已到了凡属有指，皆是虚妄。大家无形。大道至简。随意呼息，皆成大
法，已臻佛道两家要修精华，境地，不必意守丹田，不用修大小周天，这非
人人均可修得，我这种意马心猿的人，更修不得，所以只有佩服二字说得。
虽然守护皇帝的高手已退走，但仍有一人在听。
偷听的人绝对是高手。
他早已听得汗涔涔下。
冷汗。
——他竟连汗水也是黑色的。
他一流汗，谁都可以看得出他曾淌过汗来。
因为汗水必在他身上创出黑洞。
不止流汗，泪也一样。——却不知道血又如何？难道他流的也是“黑血”
么？不过流汗总比流泪好，流泪也远比流血好。
可不是吗？
只听孙青霞傲然道：“我不是因为要你不杀我才说这种话。我绝少跟人
说‘佩服’两个字。——对上一次，是跟八无先生说的。”
戚少商眼中已隐有笑意：“温八无？”
孙青霞说起听到这名字，眼里也升起了暖意：“不是他还有谁！”
戚少商倏然收了剑。
一收剑，剑已回到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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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像没出过剑，而是他收了剑之后，剑仿佛仍在月下、檐上、孙
青霞的眉心前，青澄澄、绿惨惨、亮莹莹的横在那儿，从不可一世一直到不
可七世似的，要存在的，要亘古的，要不朽了的。
剑收了，剑意还在。
好一把剑。
——好一名剑手！
孙青霞哭了。
一哭，他就不傲了。
而且，也许在这样诡异的月色下和古老的高檐上之故了，他跟戚少商相
似之处，像似是愈来愈多，也愈来愈像了。尤其是当孙青霞冷酷的脸容开始
有了些微笑意的时候。同样，在戚少商寂寞的眼色里升起了一股小火般的暖
意之际，这感觉就更强烈了、浓郁了。
“你认识他？”
“八无先生？”戚少商眼里的暖意可更甚了，“我当然认得他，他是个
好人。”
“他也是个妙人。”
孙青霞脸上的笑意也更盛了。
“他更是个奸的好人；”戚少商补充道，“一个在险恶江湖上厮混，要
是只人好而不够奸，那是件坏事。”
“至少，对自己而言，不是件好事。”孙青霞常也同意，“当不了一个
奸的好人，最少也得做一个忠的坏人。”
“都一样，”戚少商说，“我觉得你就是一个忠的坏人。”
孙青霞道：“而你就是一个奸的好人。”
戚少商道：“你要是不够忠，就不会因为我一只手拈着花便相信了那是
一只真的手。”
孙青霞道：“你如果够奸，就不会收回你这一剑——你本就没意思要杀
我吧？”
戚少商道：“我为什么要杀你？所有有关你奸杀女子的案件，我研究过，
只怕不见得是你所为；但你所有刺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案子，他们的确
都恶贯满盈。——我为什么要杀你？”
孙青霞啧啧地道：“那你还是太忠了，不够奸，难怪在你最孤绝的时候：
就是要出剑杀人之际，也好像拈着花就要微笑的样子。”
戚少商高声笑道：“我拈花微笑？孙先生可是惹草也微笑哪——奸杀案
等与阁下不一定有关，但阁下风流快活事倒也不少，当真是无论拈花惹草都
微笑！以阁下武艺超群，傲骨英风，又何必与俗世纠纷厮混度日，消磨壮
志！？”
孙青霞笑道：“好说好说。一我亦英雄。我可不想牺牲小我，我是大我，
天大地大我最大：因为若是没有了我，什么天和地全都没了，所以有我无他，
舍我其谁也！二我不想当英雄。当英雄太辛苦，我这人孤傲、好色、不容多
友，更懒得成群结伙，又不得人缘，故不想也不能当英雄。三我不相信英雄。
说英雄、谁是英雄？诸葛亮太文，张翼德太武，曹阿瞒太奸，楚霸王太莽，
韩信太嚣，刘邦太流氓气，李世民求好心切，赵匡胤太好运气——我算个啥？
谁都不是英雄，我也不是，况且，要出英雄的地方，就是乱世，我只要适世
而独立，独好女色。趁自己精力过剩之际，跟世间美丽漂亮的女子玩玩多好，



乐乐多有意思！既不伤人，又能娱己，何乐而不为之哉！”
戚少商冷笑道：“孙兄风流，早有闻名。所谓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
士自风流也。只是风流归风流，孙兄大好身手，大好前程，大好抱负，就如
此为沉迷世间女子而尽付流水，岂不憾哉！”
孙青霞赫赫笑道：“你不杀我，大概是要劝我这些话吧？你的好意，我
是心领了。我生平抱负，就是好好抱一抱我心爱的女子，多亲近亲近认为美
丽的女人。吾愿足矣。你别笑我没志气，我跟你不一样。戚兄，坦白说，我
认为你老是家事国事天下事，全背上肩；风声雨声读书声，全肩上身，那也
只是苦了自己。人生在世，百年荏苒，弹指即过，瞬息便逝，又何必这般营
营役役、凄凄惶惶？东风吹醒英雄梦，不是咸阳是洛阳，何必自苦若此！不
如收拾心情，好享受人生，快活过一生，自在一辈子！”
戚少商笑道：“你这是：成败起落不关心，悲欢离合好心情！我羡慕你。
但我认为人出来走这一遭，总得有些责任要负，有些事要作出交待，有些贡
献要留下来。我是敢为天下先，不怕排名后！”
孙青霞也笑了：“好，你辛苦你的，我自在我的。我也佩服你。这是我
今晚第二次说佩服的话儿。我的管叫做：随缘即兴；你呢？也望尊驾能量才
适性的好了！”
戚少商呵呵笑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孙青霞也大笑道：“剑试天下，何惧成败起伏！”
两人击掌而笑，笑声里，就像那笑意和眼色一样，同样透露着一个愈来
愈明显、浓烈的讯息：
——那是什么？



5.自求快活·不寻烦恼

两人相视而笑，戚少商忽把笑容一敛，庄重地道：“我不杀你，是因为
我觉得你今晚也无意要杀我。”
孙青霞道：“若我不想杀你，又何必动用那么重的武器？”
戚少商道：“我有一个看法，你若不便，可以不必回答。”
孙青霞只闲笑道：“你说，我听。”
戚少商道：“你给神枪会大口孙家逐出山东，甚至遭受追杀，便是因为
你不肯跟孙家主流派系的人物利用秘密武器，搞独霸天下、统管武林的把式。
然而，你原在‘神枪会’里是极重要也相当杰出的人物，所以，你一定也掌
握了相当重大的机密，他们才会派人追杀你于江湖，并且到处传达流言，毁
坏你的名誉。”
孙青霞有点笑不出了。
戚少商道：“以你为人，也不能做任何出卖‘神枪会’的机密，但又不
忍见武林同道，在毫无防范之下给大口孙家的人打得抬不起头、回不了气、
还不了手，所以，你今晚就利用我这一决战，趁此公布这种秘密武器，让我
传出去，让世人知晓，以作防患。”
孙青霞简直笑不出了。
戚少商用手指了指在炸毁掉的半截衫袖近肩臂处，那是一道斜斜的剑口
子，割开了布絮，道：“你在动手第三招时，已用‘飞纵剑气’悄悄割破了
我的袖子，从你那儿，一定已发现我这手是假的，但你仍使出重武器作攻击，
显然是故意的：明知伤不了我，还要发动，必有所图——所以，你今晚旨不
在杀我，而是要我以金风细雨楼楼主之便，把这‘神枪会’的机密迅速传达
开去。”
孙青霞完全笑不出了。
戚少商道：“不过，你也不可太忧虑。据我所知，‘自在门’的诸葛先
生已研创出一种兵器，尽管火力没那么猛烈，但施用时更快捷方便，一旦能
够广为推动、妥为使用，说不定早已能克制住孙家这要命武器、杀伤力奇巨
的绝活儿！”
孙青霞不笑了。
戚少商衷诚地道：“无论如何，我都谢谢你告诉我这些，让我知道这事，
和使我亲历了这武器的威力。你不是来杀我的，所以我才不会要你的命。”
孙青霞道：“我现在也明白了。”
戚少商道：“明白什么？”
孙青霞道：“你也不是要来教训我和捉拿我的，你是来劝我莫要为女色
误了一世。”
戚少商道：“不过，现在我才较了解你：原来你并非像传说中那般好色，
而是太重视儿女之情，精力又太充沛了，而自负又过高，所以才会受俗世群
小围剿，成了自绝于江湖是非的奇侠。”
孙青霞倒是诧异：“你怎会了解我这些？说到头来，我确好女色，我的
确是个色魔！”
戚少商道：“仅仅是好女色的人绝使不出如此出尘的剑法。”
孙青霞默然。
好半晌，他才说：“我现在也渐渐明白你了。”



戚少商道：“哦？”
孙青霞道：“我初以为你好权重虚荣，现在才晓得，你只重名誉、有责
任感，所以才会每自灰烬中重建华厦，在挫折中建立大信。”
戚少商笑道：“你从何而知？我们交往何太浅也！”
孙青霞也以戚少商刚才的声调，道：“因为重权欲的人绝对使不出如此
孤高的剑法。”
戚少商也沉默了下来。
孙青霞眯着眼问：“你很有名，也是红人，明知很多人都关心你，为什
么你不让人分享你的孤独和寂寞？”
戚少商慧黠的反问：“你呢？”
孙青霞豁然的笑了笑：“因为真正孤独和寂寞的人，怕给人当作一种热
闹，热闹一番之后，又把他们给遗忘了。”
“对，”戚少商说，“到底，留下来的只是孤独和寂寞——而热闹过后
的孤独与寂寞，更加寂寞孤独。”
孙青霞哈哈大笑：“所以我好色。人生玩玩就算了吧，一时快活便神仙。”
戚少商也呵呵笑道：“因此我重权。大权在握，大有可为，若无可为，
要放便放又如何！”孙青霞嘻嘻笑道：“要放便放？那岂不是跟放屁一样？”
戚少商道：“权是虚，名是幻，我是实，跟放屁本就没两样！”
孙青霞拊掌大笑：“只不过，就算是屁，说放就放，也不易办到！”
戚少商道：“自寻快活，不寻烦恼；好聚好散，自由自在。”
孙青霞呼应道：“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知错不改，善就是恶！”
戚少商拊掌道：“宁作不通，勿作庸庸；宁可不屑，不作愚忠。”
这句话甚对孙青霞心脾，于是他也长吟道：
“宁试刀锋，不屑跟风；宁可装疯，不为不公。”他们在明月下这样对
答。
他们于飞檐上如此吟哦。
——还在剑影刀光、舍死忘生中决战。
而今？
平常是道，手挥目送；
平安是福，请放轻松。
可是，有一人来得决不轻松。
但他还是上来？
走在古老的飞檐之上，他们显得衷衷诚诚，也战战兢兢。月亮当头照，
却照不出他的影子。
——因为他比他的影子更黑。
仿佛，他就是一个“与影子搏斗”，“比夜色淡脸”的妖魅，而不是一
个完整的人。他一步一步的走上来，既不蹒跚，也不吃力，但也非健步如飞、
身轻似燕。
他完全不施展轻功，但走在这古旧残破的瓦檐上，亦如履平地。
他走得步步为营。
他并不气势雄，也非一步一惊心，他是潜藏不露，不炫不敛。
他双手捧着一物：
暗青。
暗青是颜色：是在今晚已渐偏西的月华下所照出来的色泽，而不是“暗



青子”。
——“暗青子”在武林中，却是“暗器”的意思。他毕恭毕敬捧在双手
小臂上的，当然不是“暗青子”，而是一把暗青色的剑：
那是原来孙青霞的剑，因给戚少商一剑格飞，直钉入他眼前窗棂木条子
里的那把青芒侵其眉睫、浸其心脉的剑！——一把白道上斥之为“淫魔剑”，
黑道上谑之为“淫情剑”，剑主号之为“朝天剑”，然实则只有一字之名：
“错”——这样的一把剑。
本来剑已脱手。
而今有人把它拾回，而且捧了上来。
持剑上来的人，当然就是自观这一战的黑光上人：詹别野！
——他不是曾受这一剑之惊么！
他还上来这古飞檐上作什么？



6.路遥幽梦难禁

“我是上来还剑的。”
詹别野走到二人身前，看看戚少商（和他手上亮如雪玉的剑），然后向
孙青霞奉上了他的剑。
剑一遇上了他的主人，好像给激发了灵力，发出了“挫挫”的微响，还
微微嗡动着暗青的杀芒，又似一只活着的野兽什么的在他手里咻咻喘息。
“黑光上人，素仰大名，”戚少商抱拳笑道，“幸好你上来还这把剑，
要不然，我这位朋友可要见怪了，我可赔不起他的剑。”
黑光上人道：“这话说谦了。你既把这一剑飞了给我，就一不怕我夺得
了走，二不怕剑收不回来。”
孙青霞接过了剑，而且还爱惜地审视他的剑，眼里精芒大露。
那把剑也愈尔青芒大显：仿佛它也是在看着他的主人——至少它知晓它
的主人正在看着它，爱惜着它。
它和它的主人一样的骄傲。
一般的锋芒毕露。
锋，且锐。
黑光上人看着孙青霞手上的剑，他当然也看出来：这剑在他手上跟在孙
青霞手里光芒大不一样。
所以他很有点羡慕的说：“这是把好剑。”孙青霞冷峻的盯着他，道：
“既是好剑，为何不索性要了它。”
黑光上人道：“就是因为是好剑，我才不配拥有它。”孙青霞看着自己
的剑，感喟的道：“这把剑，原名‘错’⋯⋯”
忽尔，手腕一掣，精光一闪，剑尖已向着黑光上人咽喉不到一尺之遥，
冷冷地道：“你不该再让我拿住这把剑⋯⋯从我执此剑的第一天起，我就准
备错到底了。”
黑光上人居然不闪、不躲、不避、而且连眼也不眨，只看着敌手的剑尖、
剑锋和剑，一字一句的道：
“你要杀我？”
他说话像是在叫，在吼，在咆哮——尽管在他的语调并无敌意、甚至十
分礼貌的时候都依样的在嘶声呐喊似的。孙青霞的眼神像一口冰锈的寒钉，
要集中一道，随剑光钉入黑光上人的咽喉里一般：
“你说吧？我这把剑已错了很多次，我也做错过很多事——我不在乎再
错一次。”
黑光上人苦笑道：“也许，我把剑端上来是做错了，也走错在先了。”
孙青霞冷然道：“你是蔡京一伙的人。”
黑光上人道：“我不能不承认。”
孙青霞冷酷地道：“我曾两次行刺过蔡京。”
黑光上人道：“但你功败垂成。”
孙青霞道：“其中一次，是因为你阻挠。”
黑光上人：“我身在蔡府，食君之禄，不得不分君之忧。”孙青霞：“可
是助纣为虐，比亲手害人更卑劣。”黑光上人：“我只是个道人，能作什么？
难免身不由己。”孙青霞：“亏你还是个修道之士，不作半个神仙，不养性
修心，却对世间诸般欲求，无一能舍——你这算什么道！？”黑光上人：“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